
E-mail:hdjs@ycwb.com

2024年9月1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易芝娜 / 美编 杜卉 / 校对 苏敏 A6人文周刊·纪实

手机忽然响起，是热情奔放
的发小打来的视频电话，她一脸
喜悦地给我这个离乡已半个甲子
的“游子”，做起了“现场直播”：

“你可记得当年老师在芒种时带
领我们拾麦穗？那句‘麦黄糜黄，
绣女下床’，我们一起在田间高喊
过，你那时穿着花裙子、漂亮的塑
料凉鞋，我还说你是娇女下田呢
……”

望着那些沉甸甸的、颗粒饱
满的麦穗，听着收割机“哒哒哒”
的轰鸣声伴着发小的乡音，我一
点点地忆起了栖息在漫漶岁月深
处的那些流年往事。

儿时每到芒种收麦的日子，
家乡的田垄里就沸腾了。大人们
天不亮就急慌慌地握着镰刀赶往
麦田。母亲说割麦就像“龙口夺
食”，必须抢在大雨之前，若慢一
步遭暴雨侵袭，对于农人来说就
是“灭顶之灾”。而在那个食物紧
缺的年代，一家人的口粮全仗这
点收成。每每忆起那场景，我耳
畔都会响起那首歌“黑黝黝的铁
脊梁，汗珠子滚太阳……”在烈日
炙烤下，所有人都大汗淋漓地劳
作着。有一次，我热得淌出鼻血，
是姐姐手脚麻利地从地头攥了把
刺角草，揉碎了塞入我的鼻孔才
止了血。

那年拾麦穗的“囧”事，忆起
就让我嘴角上扬。

清晨，我穿着姐姐做的花裙
子，又把那双入夏时父亲从省城
买回的粉色塑料凉鞋美滋滋地穿

在脚上，然后回学校去。一到学
校，我还没从同学们艳羡的目光
中缓过神来，老师突然宣布：今天
停课，去地里拾麦穗。踏入麦地，
硬硬的秸秆像针锥一样，一根根
极不安分地透过凉鞋的空隙，扎
入我的脚底，那感觉犹如过“针
山”，让我举步维艰。看到我狼狈
不堪，老师赶紧过来把他厚实的
棉线手套，套在我的脚丫上。

在烈日暴晒下，我们弯腰弓
背捡拾着麦穗，麦芒刺在身上又
扎又痒，我瞬间就懂了老师教的
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是什么感觉。就在我们热得
嗓子冒烟时，地头传来“冰棍，凉
甜的冰棍……”的叫卖声。我拉
起发小的手就往地头奔，可她使
劲掰开我的手，低声说：“我不
去，我不爱吃。”望着她打满补丁
的裤子，我有些恍然，便放开她，
自己一路小跑着去了。当我把冒
着冷气的冰棍悄悄塞给发小时，
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这时，手机里一阵“算黄算割
（音）……”的声音，好像是布谷鸟
清脆又急促的鸣叫声，发小还在
田间为我直播，一边热情地回忆
着往事。我突然就想到林清玄那
句话：“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
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
是芒种……”我想说，儿时伙伴爽
朗的欢笑声是芒种，那朵朵如白
蝶翩跹的栀子花是芒种，连那布
谷声声，骄阳下如撒了一潭碎金
的潋滟湖水，也是芒种。

一
引进虾种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之 初 ，国 家 设 立 了 几 大 水
产研究所，大力发展水产养
殖业。广东省水产研究所
（现 为 珠 江 水 产 研 究 所）便
是其中之一。我的父亲李
奕 群 那 时 便 在 该 所 工 作 。
而他负责的关于罗氏沼虾
的人工繁殖技术的研究与
推广，就是该所研究工作的
一 个 成 功 案 例 ，同 一 课 题
组 的 成 员 还 包 括 陈 奋 昌 、
吴绍宗等人。

沼虾是原产于南亚、东
南亚等地区的一种大型热
带淡水虾类，具有生长快、
个体大、肉质鲜美等特点，
经济价值很高。然而，1976
年之前的中国食用虾里是
没有这个虾种的。因为自
然条件下的罗氏沼虾具有
降海性洄游特性，在淡水中
生长发育，却喜在河口半咸
水区域的繁殖场所进行交
配、产卵和孵化，幼卵孵化
经过蜕皮变成籽虾后，才会
再游回淡水中生长。罗氏
沼虾的这种特性导致了人
工繁殖十分有难度——要先
探索出适合罗氏沼虾幼体
生长发育各阶段的人工环
境和营养需求，然后在池塘
里实现虾苗规模化产出，再
放到淡水环境里进一步规
模化养殖为成虾。

1976 年，我国首次从日
本引进罗氏沼虾的种虾，种
虾回国后便在珠江水产研
究所进行保温越冬。当时
种虾数量只有 10 多只，十
分珍贵。但当时国内并没
有相关人工养殖的经验和
资料可供参考，研究工作只
能从零开始。

为 了 顺利完成研 究任
务，父亲几乎没有了上下班
的概念，每天上班查资料，
下班回到宿舍，匆匆吃过晚
饭，又迫不及待地坐在书桌
旁 查 阅 国 外 的 养 殖 杂 志 。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更没有
互联网，他只能一边翻阅国
外水产杂志，一边思考、分
析、记录。可用的参考资料
都是外文的，为了准确理解
和翻译，父亲一边看，一边
查字典。在我的印象中，父
亲书桌上一直摆着几本大部
头，有《英汉双解词典》《日汉
大辞典》，还有一摞摞的笔记
本，都翻得卷边了。为这项

研究，父亲投入了大量精力，
他伏案刻苦钻研的身影，深
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二
成功越冬

罗氏沼虾国内人工育种
研究过程异常艰辛，第一关
就是种虾越冬。

罗氏沼虾不耐低温，水
温需保持在16℃以上。最初
种虾是放在温室水泥池中
的，通过电热设备来保持水
温，后来发现：这么少的种
虾放在大池中既浪费电力，
又不便于观察。父亲便把
种虾放在水族箱中，放在自
己宿舍的睡床前，每隔2小时
就观察记录一次。他总是调
好闹钟，闹钟一响，就一边控
制水温，一边投喂饲料，一边
观察大虾的生活习性，日夜
不懈。为了保温，门窗都不
能打开，所以父亲宿舍的环
境又潮湿又闷热。而且温室
里不能吸烟，父亲为此又硬
是把每天抽两包烟的习惯给
戒了。

那一年，父亲就这样一
直守在罗氏沼虾旁，连春节
也没回老家汕尾过年。但在
父亲的精心呵护下，这些种
虾终于成功越冬，保住了“革
命的种子”。

紧接着，就到了种虾交
配、产卵、孵化育苗的关键阶
段。由于罗氏沼虾是在半咸
的水里抱卵孵化的，课题组
需要摸索出适宜罗氏沼虾幼
体生存的水环境盐度、温度
和营养管理。为了找出适宜
的水盐度，课题组人员先后
尝试了“浓缩海水”和“人工
海水”相应的不同配比。虾
卵孵化后，产出的不是虾苗，
而是蚤状幼体，从蚤状幼体
成长为商品虾苗，还需在半
咸的水中经过11次蜕皮变态
才能成为虾苗，时间长达 30
至40天，这期间对水的盐度、
温度以及饲料管理也都有严
格的要求。

课题组不畏艰辛，经过
一 年 多 的 反 复 试 验 ，终 于
摸清了该虾交配、产卵、孵
化育苗和养殖等规律。为
了进一步提高产量，他们又
配合加温法促成越冬亲虾
提早抱卵、产卵孵化，使抱
卵 率 从 开 始 的 15% － 22%
提高至 43%，每立方水体育
苗量最高达 6.4 万尾。经过
一年多的艰辛努力，国内人
工繁殖罗氏沼虾终于首获

成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看着

活蹦乱跳的虾苗，课题组成
员心里都乐开了花。繁殖
出来的虾苗马上被运至广
东各地市的水产养殖场大
面积养殖，同时虾苗也分发
给各省水产研究所养殖，从
此，便开启了罗氏沼虾在中
国的人工养殖时代。

三
南北推广

中国首次引进罗氏沼虾
并实现人工繁殖技术的突
破，填补了我国相关的技术
空 白 ，具 有 里 程 碑 式 的 意
义。该项人工繁殖技术迅
速推广至全国，促成了罗氏
沼虾养殖业的空前发展。

我 的 父 亲 李 奕 群 主 持
完成的《罗氏沼虾人工繁殖
技术》这一科研成果，也因
此 获 得“1979 年 广 东 省 科
学大会优秀科学技术成果
奖”，以及 1983 年中国农牧
渔业部“农牧渔业技术改进
二等奖”。

1981 年，我的母亲陈静
恩也由南海水产研究所调入
珠江水产研究所，加入罗氏沼
虾的育苗队伍。后来她还和我
父亲一起到广东省各地市的水
产养殖场进行技术指导，推
广罗氏沼虾的人工养殖。

其实不仅我的母亲加入
到研究队伍中，我的姑妈李
佩瑶也为罗氏沼虾人工繁
殖技术在浙江的落地和推
广做了大量工作。

1978 年，由于国家农业
部水产局对这项技术成果非
常重视，珠江水产研究所召
开了全国罗氏沼虾养殖技术
推广会，并发放了研究经费，
当时广西、北京、上海等多个
水科所均派员参加。但不知
何因，作为传统淡水渔业大
省的浙江淡水水产研究所，
当时却没有派员参加这次
会议。

我的姑妈李佩瑶当时
正在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工作，她得知此消息后非
常着急，她先向领导请示同
意，又在我父亲的大力支持
下，从珠江水产研究所运回
了 1000 只罗氏沼虾亲虾（即
可 产 卵 的 母 虾），准备在浙
江开展沼虾越冬和繁殖的
试验。可惜，那一次由于准
备不足，这批亲虾没能成功
越冬。

不久，姑妈调至杭州水
产科学研究所工作，父亲又
积极建议姑妈在杭州市申请
推广该项技术研究的课题。
1979 年，姑妈的立项申请得
到了杭州市科委的批准，科
研经费也迅速到位。但此
时，珠江水产研究所当年的
种苗却已分发完毕。看着焦
急万分的姑妈，父亲再次伸
出援手，经过他多方协调，最
后在广西水产科学研究所找
到了一批种虾。姑妈立即飞
赴广西，把这批种虾运回了
杭州。

但由于地方气候、水域
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姑妈在
浙江的沼虾育苗试验并不顺
利。好在有父亲的帮助，他

一边鼓励姑妈，一边不断地
提供远程指导。那时的通
信和交通并不发达，他们的
主 要 联 络 方 法 就 是 靠 信
件。他们一度通信非常频
繁，信件内容基本上都是在
讨论工作，而完全不像是兄
妹间的亲情交流。我曾看到
过一部分信件，发现他们在
称呼过后，竟然开口就是“上
次说到罗氏沼虾……”

在 父 亲 的 悉 心 指 导
下 ，姑 妈 和 她 所 在 课 题 组
技 术 员 和 工 人 们 不 懈 努
力 ，终 于 成 功 地 在 杭 州 实
验 室 培 育 出 沼 虾 幼 苗 ，随
后也将该技术推广至浙江
的 虾 苗 培 殖 场 ，由 此 罗 氏
沼虾得以在浙江大面积养
殖起来。

姑妈退休后，应湖州市
菱湖几家水产养殖场和浙江
淡水水产研究所的邀请，还
担任过罗氏沼虾繁殖的高级
技术顾问，在长达 10 年时间
里，一直在帮助这些虾苗场
繁育虾苗，还创造出某一阶
段单个地区出苗量达 30 亿
尾的“世界之最”的佳绩。

罗氏沼虾育种工作 就
这样从广州起步，后在湖州
菱 湖 的 池 塘 里 创 下 佳 绩 ，
同时也留下了水产界一段

“兄妹携手同育罗氏沼虾”
的佳话。

四
奋斗终身

2005年6月的一天，姑妈
刚从菱湖回到家里，就接到父
亲的电话，告诉她，联合国世
界粮农组织非常重视和肯定
罗氏沼虾繁殖技术在中国的
发展，想让他们把罗氏沼虾
的繁殖技术和发展历史全面
总结汇报一下。兄妹俩还在
电话中便开始了分工写作。
然而不久，父亲就因病永远
地离开了我们。

他去世前两天还和姑妈
通电话，还是谈工作，还是
谈罗氏沼虾，但那已是他们
最后一次通话。父亲的逝
去，使得他作为亲历者撰写
罗氏沼虾在中国发展的总
结计划未能完成，也成为了
姑妈和我们心中永远的遗
憾和痛楚。

现在，罗氏沼虾作为我
国可食用淡水虾最大的养
殖和供应品种，在全国各地
厨师的不断创新下，早已成
了中国老百姓餐桌上常见
的美味佳肴。每每吃着罗
氏虾，我就会想起父亲等老
一辈水产科技工作者在烈
日下、寒冬里穿着水裤在池
塘里工作的画面。正是无
数像父亲一样的水产科技
工作者，筚路蓝缕、勇于创
新、敢于担当、认真负责、不
计较个人得失地勤奋工作，
把论文写在温室的池塘里，
把成果刻在祖国的江河湖
海上，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

谨以此文致敬像我的父
亲一样辛勤工作在水产战线
的水产科技工作者。

（感谢姑妈李佩瑶女士
给我提供了珍贵的关于罗氏
沼虾的历史资料）

自从告别家乡来到城市，心
里总是感到空荡荡的。好在单
位 后 面 有 个 小 山 岗 ，没 事 时 可
以经常到上面走走。小山岗上
十 分 宁 静 ，上 面 长 着 和 家 乡 差
不 多 的 草 木 。 放 眼 望 去 ，看 到
通向家乡的公路消失在苍茫暮
色 里 ，我 的 思 绪 也 飞 回 了 故 乡
的山野。

曾经承诺，要如闲云野鹤般
隐逸山林，然而我终究还是随着
涌动的人潮挤进了繁华都市。每
每想到这些，除了几声轻轻的叹
息，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

那日，我又在山岗逡巡，手
掌突然被什么东西扎痛了。低
头 一 看 ，我 无 意 中 抓 到 了 一 棵
野山楂树。一颗颗红红的野山
楂 随 即 映 入 我 的 眼 帘 ，没 有 想
到，在这都市里的小山岗上，竟
有一树这么漂亮的野山楂！我
抚弄着被山楂的硬刺扎疼的手
掌，想起了家乡的野山楂。

那些矮矮的山楂树夹生在杂
木中，平时不太引人注意，以前我
秋天去山上砍柴，经常会见到红
红的山楂果，摘来放入嘴里，酸涩
中带着酥甜，令人满颊生津。想
到最近一次吃野山楂，还是两年
前的秋天回老家的时候。母亲担
心我在单位时间长了，会忘掉自
家的山林，执意要我带孩子同她
去“踩一下山界”。

父亲过世多年，参加工作后
的 我 已 很 少 进 山 ，所 以 到 了 山
里，发现原本十分熟悉的山林竟
有了几许陌生。我的孩子才五
岁 多 ，他 第 一 次 和 山 林 如 此 亲
近，感到十分新鲜，不停地问这
问那。突然，他拉扯着我的衣领
说：“爸爸，那是什么？”我顺着他
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乱柴杂树中
伸出几枝结着火红果子的野山

楂。我眼前一亮，连忙准备去摘
果子。母亲见了却说：“刺太多
了，你带着孩子，让我去吧。”说
罢，她便用手护着头，侧着身挤进
了那丛杂树。

母亲虽然年纪大了，动作还
是很利索。她很快就把那几枝山
楂折过来了，我的孩子刚要去拿，
母亲忙阻止，说：“小心刺呀。”说
罢她挑了一颗最大最红的塞到孩
子的嘴里。她笑吟吟地问：“好吃
吗？”“好吃。”孩子点点头。母亲
看着孙子的笑脸，满脸的皱纹全
舒展开了。母亲又对我说：“你崽
吃不掉这么多，你也吃几个？在
单位上是很难吃到的。”我便也摘
了一颗放在嘴里。或许是这山楂
熟透了，或许是好久没有吃到过
了，吃起来分外酥甜，几乎感不到
一点酸涩。

想到这里，我也不顾刚才手
掌被扎的疼痛，连忙去多摘了几
颗这在都市里偶遇的野山楂，心
里满是欣喜。可正当我准备把
这些山楂放到嘴里尝尝时，突然
发现，这山楂还是没有家乡的红
得那样艳丽，也没有家乡的那般
大颗。我又有些迟疑，还要不要
吃呢？这些经受了都市灰尘浸
染的野山楂，或许无法保持那种
源自山野的天然酥甜吧？我不由
担心这一口咬下去，会不会吃到
某种异样的味道来，那岂不是破
坏掉了野山楂在我心中的“家乡
味道”。

野山楂不大，却有一点沉，我
在指间掂量再三，最终还是没有
吃掉它。可我又不忍心扔掉它，
寻思良久，我决定摘些回去风干，
放到办公桌里。那样，打开抽屉
我就可以闻到一股野山楂的味
道，以解我的思乡之情，也不枉我
与它这一场偶遇吧。

□谢飞鹏

偶遇野山楂

罗氏虾的“中国成长史”

罗氏虾是广东
食客们都熟悉并喜
爱的一种食材。而
罗氏虾其实就是罗
氏沼虾的俗称，这
种大虾足有 25 厘
米长。

你 也 许 不 知
道 ，在 1976 年 以
前，中国食用虾种
类里，其实是没有
这个虾种的。

□李瑾翡

芒种时节麦穗香

它们的原种引
进自日本，如今已
在 中 国 形 成 了 大
规模养殖产业，甚
至 连 续 多 年 年 产
量 达 到 13.6 万 吨
以上，约占全球罗
氏沼虾养殖产量的
60%。2021 年，单
是广东珠江三角洲
地区的年产量已达
万吨以上。

对大多数人来
说，罗氏虾可能只
是 一 种 高 蛋 白 质
的食材，但对于我
来说，它还有另一
重意义——我的父
亲 正 是 当 年 为 我
国 研 究 人 工 繁 殖
罗 氏 沼 虾 技 术 和
推 广 作 出 过 主 要
贡献的人。

1982 年参加杭州总结会水产
人员（前排左二为李佩瑶，左三为
李奕群） 作者供图

已人工繁殖数代的罗氏沼虾（拍于
2024 年） 作者供图

1977 年拍摄的罗氏虾种虾

□李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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